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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清莱



Ban Hin Taek
บา้นหนิแตก 

满星叠是
泰文的译
音Ban Hin
Tech。
Ban即村庄，
Hin Tech
即石头爆
裂，意为
晒到连石
头都会爆
裂的地方。



满星叠在泰北清莱的一个山谷里，那里四周群山连绵，密林深翠。
这个长3公里，宽1.5公里的小村寨，距离缅甸边境不到8公里。



隐没在丛山老
林之中的满星
叠，让它出了
名的是大毒枭
坤沙。上个世
纪80年代，这

里曾是金三角
的风云人物坤
沙“掸族革

命军”的指挥
部。坤沙以此
为基地迅速发
展了十年。

这个村子，有
273户人家，
1600多人。当

年在离满星叠
不远的其它七
八个寨子，也
同时驻扎着坤
沙的部队。我们在坤沙当年在满星

叠的基地处驻足一会儿



坤沙毒品集团在
这里得到迅速发
展的结果是，到
1989年，金三角

毒品贸易达到最
高峰时，坤沙控
制了整个金三角
地区毒品贸易的
80%。著名的四

号海洛因“双狮
踏地球”就是坤
沙集团自己的品
牌。

1996 年1月5日，

坤沙向缅甸政府
军投降，随后前
往仰光，开始了
被软禁的晚年生
涯。2007年在仰
光寓所病亡。



坤沙（Khun Sa），中文名张奇

夫，原名张启福或张祈福，缅
甸名为“关约”，“坤沙”则
是他泰国名字。1933年出生在

缅甸掸邦。坤沙称祖籍是云南
大理。父亲是汉族人，母亲是
掸族人（傣族）。坤沙的祖辈
原是缅甸山区的土司。

在满星叠还保留着坤沙昔日的
住所，有些地方还挂着坤沙的
照片。据说当地人认为坤沙是
英雄。坤沙治军威恩并重。接
触过坤沙的人认为，坤沙本人
颇具个人魅力，他长相斯文，
很讲义气，为人随和，尊重有
文化的人。

据说尽管坤沙贩毒无数，却不
准其部下吸毒。作为表率，坤
沙本人也早已戒毒，并规定任
何人发现其部下吸毒均可当场
处决。

这是在当年坤沙住所对面建的坤沙塑像。塑像
后面有地牢，当年是有进无出的地方。



据说坤沙虽亡，但他的势力仍在，仍有军队，仍
在制毒贩毒。所以去满星叠旅游仍有危险。

但是，世界各地的
反毒品人员则称坤
沙为“死亡王子”。
他们指责坤沙及其
组织从事的是贩毒、
暴力、谋杀、暗杀
及贿赂等活动。上
世纪80年代，美国

曾经估计，美国本
土的海洛因有60%

是在坤沙控制的地
区进行提炼的，美
国曾为抓获坤沙悬
赏200万美元。前

美国驻泰国大使威
廉·布朗称坤沙为

“全世界最可怕的
敌人”。



泰北孤军（国民党）第
三军官兵及其后代很多
都生活在满星叠。1975

年坤沙在满星叠村创办
了满星叠大同中学，聘
请了泰北国民党孤军孙
斌出任大同首任校长。
当年的一些知青也有来
这里教学。大同中学附
近还有一个昆沙纪念馆。

这所华人中学虽由坤沙
创办，但现在似乎除了
入乡随俗效忠泰王外，
主要政治立场是忠于国
民党和台湾。学校挂中
华民国旗帜，双十节有
庆祝活动，陆续有台湾
义工来这里支教。



我们先到了美章的晨曦会门徒训练中心



晨曦会的美章门徒训练中心的学员，
都是完成福音戒毒之后，立志做门
徒的弟兄。这里除了牧师以外，所
有的人都是曾经的吸毒者。



我们看到了Brampton教会资助给这里的空调机。
它被安装在客房，为外来授课老师预备的。



远处架子上是火龙果的枝蔓。我们去时，刚过火龙果结果期。



门训中心的弟兄不仅要学习课程，还要种地，以解决日常所需的蔬果。



门训班的学员不放弃一切资源，抓
住陈牧师给学员们做了一段短讲。



中间这位
是晨曦会
美章门徒
训练中心
的牧师。
他原在台
湾牧会，
退休后，
就把自己
的后半生
安排在了
这里，牧
养这里的
门徒。



之后我们驱车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
到了满星叠晨曦会的福音戒毒所。



满星叠晨曦会的朱老师和这里的同工与我们聊起这里的工作。在满星叠这个福音戒毒所里的所有人，包括
传道人（朱老师）和他的同工，都曾是吸毒者。现在这里共有三十人，主要是华人，还有些是从缅甸那边
过来的没有身份的人。泰国政府对戒毒所的资金资助只有一点点，且仅支助有泰国身份的人。



朱老师告诉我们，在这里戒毒的时间一般需要一年半。出去后的“复发”率就依据
他们所接触的环境。一次吸毒会终生有毒瘾，一旦有适当的环境，是很难把持的。



为什么在这里就可
以戒毒，而出去后
就难以把握？

在这里能戒毒的重
要原因是生活的安
排有规律，且有信
仰的支撑。

他们讲了一位曾吸
毒成瘾的来自台湾
的牧师，来晨曦会
戒毒。当他离开这
里就由不得自己又
开始吸毒，已经几
进几出晨曦会。后
来，这位牧师干脆
就留在晨曦会，戒
毒、牧会。这也见
证了这位牧师的决
心，他是以这种方
式来建造生命。



不仅戒毒
学员的日
常生活有
严格的规
矩，连到
这里探访
的亲友也
需要守规
矩，做配
合。



我们问道这一地区正在吸毒的人有多少？朱老师说，多
得很，可能会有几十万人，但肯来戒毒的人少之又少。



穿白T恤的就是朱老师，他是本地华

人，以前是吸毒贩毒，黑道的人。
他的左耳朵就是那时被人砍去的。

他说，要说狠，可能还没有几个能
狠过当年的我。现在的他看上去憨
厚柔和，完全没了他当年凶煞的样
子。

穿红T恤的是徐茂森弟兄（2014年的

泰北日记中曾介绍过他），他是这
里的同工。他是台湾新竹竹东镇人，
曾是名震一方的恶霸。来泰国晨曦
会之前，在不到五十年的生涯里，
他在监狱里的生活加在一起就有21
年。2014年我在满乐福的晨曦会见

到他时，他是门训班的学员。他说，
以前在台湾的黑道弟兄，现在都早
已成鬼了（死了），而他在晨曦会，
从身心灵上都获得了新生。



听到徐茂森弟兄娓娓讲来在戒毒所的
工作，感到只有过来人才能对福音戒
毒工作，做到如此恰到好处。
2014年我们见到茂森时，郭牧师说，

我们为茂森弟兄的终身大事祷告吧。
这次我向郭师母问起，师母说他有了
女朋友，但因晨曦会的工作没有早晚，
又不在一个地方，两人的交流遇到一
些麻烦。让我们再为茂森弟兄的终身
大事祷告吧。

2014-03
满乐福晨曦会

2017-11 满星叠晨曦会



我们去时，赶上了他们自由活动的时间。

踢藤球

郭牧师玩藤球很有功底



这是来这里戒毒的一对双胞弟兄正在做工——劈木材。

来这里戒毒的人，小的十几岁，最大的有六十多岁。



这是他们的厨房。
三十多人所用的大
饭锅，大菜锅，大
炉灶，灶下烧柴。

焖饭的饭锅



饭堂里的这首谢饭歌“憨”得可爱



这是他们的
礼拜堂，是
他们自己建
起的。

朱老师讲，
建堂时，在
前面讲台那
边是一座水
塘。当年添
土建堂时发
现里面有许
多人的头骨，
猜测是外来
人误入此地，
为免于“泄
露天机”就
只能有来无
回了。



朱老师讲了一个
故事：一次我在
前面讲道时，师
母的两眼一直盯
着我，其他人也
静静地注视着我。
我开始还以为自
己的道讲得好，
后来发现好像什
么地方不对。低
头看看自己的着
装，没有问题。
当我抬头往上看
时，才发现一条
蛇就悬挂在我的
头上。我说，蛇
都来听道了。



朱老师讲：有
人说礼拜堂这
地方闹鬼，我
回答说，我们
这里的这帮人，
坏得连鬼见了
都害怕，哪有
怕鬼的道理。
这对吸毒人恐
怖之极的调侃，
也让我们看到，
真正的传福音，
是生命的改变。
真正的福音是
人与神恢复了
关系，在新的
关系里面，活
出新造的人的
样子。



在泰北大山
的深处，曾
有过一群人
以毒品为生。
现在，这里
还有一群人，
以基督的爱，
送来了不期
而遇的温暖，
悄然改变着
那些看起来
惨淡混沌的
人生。

）

（接看：
2017 泰北短
宣7 完塔村邦
沓教会）


